
翁菱访谈：关于顾德新

时间：2009 年 2 月 24 日下午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严肃地跟踪顾德新的艺术创作？

翁：最早看过他在“89 现代艺术大展”的作品，已相当成熟了；90 年代国内外重要的中国

当代艺术展中，都有他的身影。但 1996 年至 2000 年，我和一些观念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仅

仅是基于我对艺术创新本身的兴趣，有点盲目，其实当时并不真正理解顾德新的工作。这和

整个 80 甚至 90 年代，人们对观念艺术的陌生疏离也有关系。那时，我更多地把他当作生

活中的朋友，更多理解的是他做人的原则和生活中的细节。2000 年之后，我才开始深入地

理解他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是的。我们工作上的首次合作是在 2004 年外滩三号沪申画廊的首展“超越界限”上。紧接

着 5 月又举办了“对话… …——顾德新、王功新、张培力联展”。随后我们合作了两次个展，

分别是“顾德新2005.03.05”和“顾德新2007.4.14”。2007年底，我正在紧张筹备前门23号·天

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期间，受邀策划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期间的中国特别大展，我也选

择了顾德新的作品参加。可以说，顾德新是我近年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艺术家。

2. 你如何理解他近年来的艺术创作？

翁：顾德新的作品真正传达了当代艺术最本质的力量。他敢于以最直抒胸意、简单明了的方

式直面社会现实，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里最本质的问题。在与他的几次合作之

后，特别是 2005 年、2007 年的两次个展中，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顾德新在空间把握方面

无人能及的天赋。

3. 能详细谈谈你们历年的合作吗？

翁：第一次是在 2004 年沪申画廊开幕首展“超越界限”上。“超越界限”并非清谈空议，

它是我在事业上延续至今的思路。其一，如何超越艺术自身的惯用媒材以及思考边界的局限；

其二，如何搭建艺术与其他领域的跨学科交流平台。这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当代

创作的状况，让关注各种形态和主题的艺术家所代表的学术性得以充分体现。换言之，就是

要尽可能地呈现当代艺术的丰富性，使艺术家开放思想，交流创新。当时有像张晓刚那样探



讨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与生活的；也有周春芽、刘炜这样在当代语境中关照传统的；有像徐

冰研究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而顾德新则是“直面社会现实的艺术家”的代表。

第二次合作是在题为“对话……”的联展上。顾德新的作品以一种朴素、轻松的方式，在地

面列阵铺开一万多辆烧陶玩具车：军车、坦克、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看似儿童嬉闹的玩

具，却是国家机器权力掌控的象征。

4．他的作品都和空间有密切的关系。

翁：是的。2005 年，我邀请顾德新做个展。我觉得他当时已经有意采用后来 2007 年个展

方案的一些元素，但可能担心我这边的困难，犹豫不决。而我的想法其实始终未变：我支持

他的所有决定。在全面考量了沪申画廊当时的场地条件后，他拿出了一个由冷冻猪脑、苹果、

香蕉、小卡通、雕塑底座、红色画框及“捏肉”等元素组成的展览，其中旗杆是首次出现在

他作品中的元素。所有观展的人都特别震撼，仿佛见到了什么奇观。很多小孩子跑去玩苹果，

有人捡香蕉吃，有人索性爬到旗杆上… …参观的人“忙忙碌碌”，不觉间也变成了作品的

一部分。随着展期的推进，部分作品如苹果和香蕉开始腐烂发臭，引发了外滩三号里高档餐

厅们的公愤，这是始料未及的。

5．你觉得误解也是一种交流吗？ 

翁：前年，上海艺博会门前，推土机从十几吨苹果中碾过的户外装置作品，让有的观众很气

愤。但无论如何，顾德新的思考是严肃和认真的。他从艺术家的角度，警示我们人的问题、

人的过程、社会的问题和社会的过程。面对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他不妥协，有选择。他有

明朗坚定的意识形态和人生立场，实在难得。

今天，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度仍然不够。以当代艺术作为媒材来思考、反思社会的方式，依然

不尽能为大众所接受。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需要我们面对。

6．你对 2005 年的这次合作满意吗？

翁：很好呵。我认为这次个展集中了顾德新在 2005 年之前几次国内外展览中的创作元素，

饱满而不罗嗦，有点集大成的意味。

7．2007 年的那次个展呢？你怎样评价？



翁：记得当时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来参观，来来回回在展厅仔细看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告诉我：

“这是近几年来上海最棒的一个展览，请你代我向顾德新致敬！”

那次展览选择的材料放在顾德新的历年创作中显得十分特别：公共广场上的地砖、厕所、阴

井盖、硅胶、六万只蛆和十万只苍蝇。地板从画廊的门口开始以 25 度角向上延伸至临江一

侧的窗台。

我觉得这个展览是完美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在心里给展览打分的习惯，不管是自己做

的，还是别人做的。好的展览会觉得特别舒服，总也忍不住去空间里多看两眼，多待一会儿。

2007 年顾德新的个展简洁大气，艺术语言运用到位，内涵严谨深邃、一针见血。整个展览

依旧直面社会现实，讲人，讲现状。他的艺术呈现十分感动我。

从那之后，常常遇到那些让我特别痛的事情，我都会想到顾德新的这个作品。他所呈现出的

一切，我们往往难以单纯地体会到。

8．又是时隔两年，你对顾德新 2009 年的新作有怎样的预期？

翁：2009 年的项目，我认为顾德新将以大气的手法，继续保持作品与空间的深度对话。

早在前门 23 号还在改建的过程中，我就邀请顾德新一起看过现场。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安时

间当代艺术中心，可以说是一个异形空间：它是清末美国驻华公使馆所在地、北京市文物保

护建筑；它同时又经过了大规模改造——从四层建筑改为两层，打通开辟出中庭，令空间在

视觉上张弛有度，独特的柱梁结构，有序而适于变化。顾德新曾经建议我们保持毛坯的状态，

保持原始的空间。当然，最后的效果如你所见，我们还是把柱子包了起来，也做了白色的简

单粉刷。

9．他从那时候起就有针对这个空间的创作想法吗？

翁：我不知道。顾德新是那种对空间极敏感的人。我想，他的方案也许从来都不止一个，但

最终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与空间的契合，更重要的是具有时间地理位置上的文化针对性。

顾德新一直致力于对生命、人性、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本质上的挖掘。这次作品一定会是他

最有力、最彻底的一次艺术呈现。

10．你对展览的效果有把握吗？



翁：我通常会在与艺术家合作之前，大量地接触其作品、参观工作室、深入讨论等等。只有

在足够了解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到合作。决意合作后，艺术家会提出展览方案。这时，我会

坚持少干预、多配合，尽全力协助艺术家实现作品。对于顾德新，我是完全放心的。我相信

他永远都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对艺术的期盼。

11. 顾德新是一个怎样的人？

翁：顾德新是一个可以选择任何角色的人。他淡泊名利，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不以艺术家自

居。但在整个艺术圈，顾德新极具威望，为人敬重。有一对纽约的藏家朋友甚至评价他为“当

今全球最好的一个艺术家”。

12．合作这么多年来，你觉得你们事业的契合点在哪里？

翁：顾德新是艺术家，而我是协助艺术家工作的人。于我而言，能够协助我所尊敬的艺术家

工作，是我的幸运；而顾德新愿意在我的空间里工作，也是对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这么多年来，我接触、合作过数百位艺术家。我觉得顾德新比我们很多人都更早地懂得艺术，

无论是表达方式，抑或是对东西方艺术体系的整体把握，都有着更敏锐的眼光。他是让我对

艺术充满信心的人。

我一直相信，当代艺术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思考和态度。在我看来，顾德新是当今直面现实的

艺术家中最典型、最深刻、最重要的代表。他以最直白的方式，给予社会现实以最有力量的

揭示和批判。当然，不少艺术家的作品都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和文化针对性，但有时看上去玄

机重重。顾德新从不玩弄玄机。

我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信念。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经历了当代艺术

从荒边凄凉到风光无限。在这个虚妄交织的圈子里，探索和变迁在动荡、混沌、丑恶、兴奋

与名利的挟裹中挣扎，这是个十足的“炼狱”，没有几个人能经受得起这番无始无终的考验。

而顾德新从不曾动摇过，他坚持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标准和立场；以清醒冷静的眼光看待浮

华世界。他是一个有真爱，有真选择的人。前几年，我常常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而与顾德

新一起工作，永远带给我莫大的慰藉。

13. 顾德新说过，也许以后的当代艺术界，只有艺术品，没有艺术家。您怎么看？



翁：我始终相信，不管什么时候，好的艺术皆与艺术家本身的精神、生活相印证，这也是艺

术恒久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在顾德新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印证，实在是少有的。顾德新让我

相信艺术家，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我们的工作还有意义。


